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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回　　义和拳首义冠县

“平洋人扶持中国”

话说在渤海之滨的山东省，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保国逞英雄。”震

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怒潮，在本世纪初犹如一座沉默的火山

中奔涌的岩浆，首先以山东为突破口，迅以不可遏止之态势

喷薄而出。

鸦片战争中，资本主义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紧闭的

大门。列强以武装侵略而来，又靠军事恐吓和政治讹诈的双

重手段强行向中国推行西方宗教。帝国主义传教士以不平等

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肆无忌惮地闯入我神州大地，

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他们以

“劝人为善、传播福音”为幌子，借布教之美名，而行文化

侵略之实。

许多传教士充当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间谍。他们依靠

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以传教作掩护，大量收集中国的政

治、经济、军事情报，遍及全国各地的教堂就是传教士们进

行特务活动的据点。美国公使田贝就曾自供说， 美国传教士

所提供的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教会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教堂俨然成了中国的“国中

之国”。传教士在中国无恶不作。他们霸田占产，包揽词讼，

侵犯主权，逞凶惨杀，勒索赔款。同时，教会还在中国广招

教徒，培植爪牙，“四处招延盗贼奸民与地方为仇。”传教士

在各州乡场逼人入教，如不答应，即挟嫌诬陷，甚而聚众打

殴，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终致走投无路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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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有一些守礼之士、安分之家，明知从教之不良，也耻

与之为伍，但不入教则“不能保身不能保家”，在传教士的

威逼利诱下，为了免祸除灾，也不得不入教作教徒。但更多

的教民则是传教士用其在中国搜刮的钱财“收买中国人民中

间的无赖分子”。

在传教士的怂恿下，这些不法教民有恃无恐，往往借故

生事，无中生有。如同治四年，四川大足县龙水镇司铎经过

某地时，见大路上画有十字，即不问青红皂白，将在此砍柴

的少年黄海亭捆至教堂拷问。随后，又将其灌粪辱打，游街

示众。靠近其地的陈三谦等人，也被罚办酒席十余桌，再三

嗑头哀求方才罢休。此等事例，不甚枚举。总之，教会收罗

流氓，讹诈善良，欺凌孤弱，强占民女，侵夺财物，甚至残

杀人民。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教堂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堡垒和据点。教会实际上已成为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劣

绅、恶霸、讼棍、流氓、骗子的混合体了。

传教士及不法教民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

愤慨，民教纠纷时有发生。而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处理民教纠

纷时，往往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每每袒护教士及汉奸教

民，以致造成了普遍的 “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

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而一般平民，只要一涉及民

教纠纷，往往是倾家荡 民教矛盾十分产也难脱其身。因此，

尖锐，各省教案迭起，反洋教斗争频频发生。据统计，鸦片

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 余起。

山东省是民教矛盾最为紧张的省份之一。自从列强入侵

中国后，灾难便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山东人民的头上。外国商

品象潮水般涌入，使山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日

趋破产，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生计受到致命打击，流离

失所。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们对于侵略者和外国商品怀有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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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仇恨。而在 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

又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年 月，德国侵占了垂涎已久的胶州，并把山东作为

其囊中之物，巧取豪夺，山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山东省也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传教的重点区域，

深受其害。据统计 世纪末年，仅山东一省就有教堂，到

一千多座（所），传教士和教徒八万多人。设在大中城市的

总教堂和设在各乡镇的中小教堂形成了密布山东的教会势力

的蛛网。这些传教士和教民骑在山东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连

山东地方官也不得不对他们礼让三分。山东平阴县白云峪村

德国传教士梅神甫有钱有势，平阴县官府对之优礼有嘉，知

县竟送梅神甫一匾，上书“主宰山东”四个大字。这四个字

半是阿谀，半是实话，道出了教会在山东一手遮天的实情。

在传教士的淫威下，山东的民教矛盾空前尖锐，一触即

发。 年 月 日下午，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到巨

野 月磨盘张庄教堂参加天主教的“诸圣瞻礼”（每年

日，是天主教会纪念“诸圣”的例会）。磨盘张庄教堂的神

甫薛田资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位客人住，薛田资则迁住于

门房。当天晚上， 点钟左右天下 ，有二三十人手小雨，

持大刀、长矛进入教堂院中，砸开西边窗户，进卧室，杀死

韩、能二教士。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即以之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

迫使清政府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建立三所教堂和七所教

士住房，偿付建筑费 两，同时将嫌疑人斩首的斩首，

监禁的监禁。另外还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保护德国传教士，

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根据这几项要求，中国不仅偿付了巨额赔款，以法律形

式保护天主教在各地进行活动，而且使许多无辜人民生灵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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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巨野教案的巨额赔款，清政府主要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

上，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巨野教案后，帝国主义传教

士更加嚣张，民教矛盾愈演愈烈。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此起

彼伏。这些反对洋教的星火，终于燃烧成义和团的熊熊烈

焰，燎原神州大地。

义和团是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大刀会（又称金钟

罩）、神拳、梅花拳等拳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

拳会的渊源各不相同，有的来自白莲教，有的来自一般的秘

密结社，有的则是民间的武术团体。其目的也不尽相同，有

的要“反清复明”，有的则仅是为了看家治病，练武强身。

到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矛盾的尖锐
，

这些拳会均先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掀起了扫灭

洋教斗争，并逐渐形成了义和团组织。

义和团初叫义和拳，是带有比较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秘

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

体，其成员以练习拳棒著称。义和团的组织一般按八卦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划为八大系统，它没

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一般是“坛”，又称坛口、

坛厂（场）、拳厂（场），其首领称为师兄。有的地区，几个

或几十个坛口之上，设有总坛，其负责人称老师。坛口大多

设在祠堂、寺庵、会馆等场所。坛口内部摆有香案，以供焚

香请法之用，各个坛口都供奉牌位，多是他们信仰的神灵和

敬崇的人物，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达摩老祖、关圣帝

君、张天师、梨山老母等。坛内规矩很严，“入坛之始，有

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入坛者需大

师兄验看，先登记姓名，给以符咒，教授演练方法。回家演

练十余日，再去验看，如此反复三次。经过这三次手续，方

才成为义和团的正式成员。义和团的基本成员是青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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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不少妇女参加。少女、中年妇女、老年妇女以及寡

妇分别加入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和青灯照。

义和拳通过习拳的形式广泛联络组织群众，拳民一年多

甚一年，每逢集市之日，就约期聚会，比赛拳勇。他们称为

“亮拳”，借以练习拳技，亦可扩大义和拳之影响。尤其是义

和拳借助于神教观念有“金钟罩”之说，宣称“人得其符

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杀敌斩寇，所向无敌。他

们中也确有些人武艺精湛，这更增加了群众对于依靠“神

拳”打败侵略者的信心。义和拳在揭帖中宣传道：“神出洞，

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赶走鬼子不费

难。”这些宣传极大地符合了人们想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愿望，

因而收效奇佳，“传单一出，千人立聚。”群众争相加入义和

拳。义和拳就成为人民群众自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形式。

义和拳“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清代冠县十八村“孤

悬”在冠县境外，处于直隶境内的“插花地”，四周被直隶

南宫、威县、曲周等村庄所环绕，距冠县 里。这十八城

村“中央有大集， 年，阎书勤、赵三多领曰梨园屯”。

导的义和拳首先在此揭竿而起，正式揭开了义和拳把斗争矛

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梨园屯的民教矛盾由来已久。这还得从咸丰年间说起。

咸丰时，梨园屯的一个士绅曾氏捐义学坡地，在义学坡修建

了玉皇庙，并置地 亩。后玉皇庙毁于战火，村民无力重

修。同治八年（ 年），村中的民教双方均要求分配义学

公产 多户。。其时，全村约 余户人家，其中教民仅

分产之时，村民分得了坡地，教民分得了庙基宅地。教民得

宅地后马上将宅地转让给 年，梁法国传教士梁宗明。

宗明就在宅地上拆庙改建教堂。玉皇本是中国民间极为尊崇

的神灵，拆庙盖教堂自然引起了村民的公愤。于是，民教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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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后呈控到县。经知县审断，准允在庙基上盖建教堂。此

事暂告一段落。

到了 年的正月，梨园屯举行玉皇神会，游人欢聚

之时不慎挤开了教堂大门，教民与之发生口角，这本是鸡毛

蒜皮之小事，可传教士却小题大做，怂恿法使出面干涉，强

迫山东巡抚出面处理。谁知山东巡抚在判决时却推翻成案，

议定将庙基归还村民，要求教民另外买地建教堂。两次判决

不一，民教双方各执一端，这就为梨园屯之案几十年悬而不

决埋下了伏笔。

到 年，风波再起。传教士费若瑟购置木料、砖瓦，

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福祥等又欲扩充地基，这自然引起

村民公愤，遂将教堂拆毁重建玉皇庙。梨园屯村长左树勋和

王世昌、阎立业等人召集村民百余人持械守卫，阻止建堂。

双方再次对簿公堂。当时的知县何式箴是一个胆小怕事之

辈，他明知教会无理，却不敢得罪教会。于是，他以煽动村

民闹事为由，革除了王世昌之监生头衔，并强令村民限期拆

还教堂。

回得村来，村民们越想越觉得愤怒，有理的反变成了无

理，天理安在？尤其是王世昌，白白丢掉了苦读几载才得来

的功名，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于是，王世昌、左树勋等

六人商议后，决定上告到东昌府。然而官府惧教会如虎，知

府洪用舟竟公然恬不知耻地表示：“教民通上司，我不敢

管”。王世昌气愤已极，忍无可忍，当堂质问知府：“不能好

民之好，恶民之恶，岂能为民父母？”洪用舟哑口无言，脸

上红一阵白一阵，恼羞成怒，叫道：“奸民大胆，目无尊长，

扰乱公堂，来呀，给我重打二十大板！”听着木板重重打击

声和王世昌等人叫屈声，洪用舟仍觉不解恨，又依仗权势将

王世昌等人监禁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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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屯村民对官府袒教抑民以及王世昌等六人不仅被革

除功名，又遭监禁，十分不满，称之为“六大冤”。对此，

梨园屯的一些侠义之士义愤填膺，阎书勤提议：“官已不论

法，我们就不守法，以武力护庙。”此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于是大家公推阎书勤领衔举事，因最初参 人，故加者有

号称“十八魁”。

阎书勤是梨园屯有名的侠义之士，擅长刀法，喜练拳

术，为人刚直不阿，平时好打抱不平，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他

为“大刀阎书勤。”

在“十八魁”的领导下，梨园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保卫

身家，以武力护庙。这样，民教双方相持不下，一直到

年。该年长江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在帝

国主义的威逼下，清政府下令严惩人民的反教活动。法国公

使趁机要求总理衙门强迫山东官府“妥善”了结梨园屯之

案。 年初，东昌知府洪用舟悍然将玉皇庙判给教民，

改建为天主堂，并令冠县知县何式箴捐银 两、京钱

串给村民，让村民们另找新地，重建新庙。同时规定，等新

庙建成后，将神像由旧庙搬至新庙，并让村民写下保证书，

就此结案。

洪用舟满以为此次让何式箴出钱就能使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彻底解决梨园屯几十年之悬案。然而，他这一既不公

正，又伤害村民传统信仰的作法，激起了梨园屯村民尤其是

“十八魁”的愤怒，他们决定寸土不让，针锋相对，武装护

庙。

为了有效地与教民进行斗争，“十八魁”从临清州请来

道士魏合意住持寺庙，又从沙柳寨请来梅花拳护庙，并将团

练使用的武器搬进庙内，以防止教民武装袭击。教民们既有

教会撑腰，又有知府大人的袒护，更加趾高气扬。他们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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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将与他们争庙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此话犹

如火上浇油，梨园屯村民群情激愤，纷纷前往教堂评理。在

传教士的指使下，教民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民教

双方发生械斗，互有伤亡。

事情发生后，外国传教士来个恶人先告状，勒令山东官

府压制村民们的反抗。山东巡抚福润屈服于法使与山东主教

的压力，密令济东泰武临道道台张上达亲自前往，按照“拿

首解从”的方针，相机妥办。张抵达冠县后，一方面命何式

箴先将魏合意拿获，另一方面又让冠县知县何式箴、临清知

州陶锡祺等传集附近乡绅，晓以利害。村民被迫将庙基交

出，还建教堂。

庙基虽然交出，可“十八魁”心中的怒火却愈烧愈旺。

他们与梨园屯附近各村庄的非教百姓加紧联络，力量更加壮

大，与教会的对峙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年春，正当教

会在玉皇庙旧基上建天主教堂时，“十八魁”率领梨园屯五

百余名群众前往与之论理，口角之余，双方持械恶斗。村民

们个个怒积于胸，斗志昂扬，击败了教民武装数百人，打死

为首作恶教民 人，重伤七、八人。

官府得传教士之报后，马上调动大批官兵赴梨园屯镇

压。在“十八魁”的领导下，梅花拳众时而和官兵对抗，时

而又撤入直隶威县境内，主力非但未受损失，反而博得了人

民的同情和支持，拳众越来越多。

为了能从官兵手中夺回玉皇庙，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洋教

斗争，阎书勤等“十八魁”经过商议，决定赶往威县拜赵三

多为师，请求支援。赵三多又名赵老珠或赵洛珠，早年参加

梅花拳。梅花拳“先后凡八辈，洛珠居第五辈，故推为首

领。”赵三多本人很早就在直、鲁、豫三省交界处传授梅花

拳，广招徒众，号召“患难相扶”，反对洋教，影响日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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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来，赵三多将梅花拳改为义和拳。

且说“十八魁”走访赵三多，教民马上报告了官府，并

扬言官府要捉拿赵三多。赵本就专与洋教作对，今又恨教民

太张狂，欺人太甚，便欣然答应了“十八魁”的要求。

年 月 日，赵三多率领拳众奔赴梨园屯“亮拳”三天，

周围 里的拳民纷纷“短衣带刀”前来参加，到会拳民达

余人，“填塞街巷”。驻扎在梨园屯、负责保护教堂的

清军见其人多势众，也不敢阻拦 月。 日“，十八魁”和

赵三多联合攻打梨园屯，当场击毙教民二人，大部分教民狼

狈逃窜。拳民们完全控制了梨园屯，书院停课，农民不向政

府上交钱粮赋税，完全打乱了反动的封建秩序。知县何式箴

获咎罢官，之后，一时竟无人敢接替何式箴续任冠县知县，

致使“冠县已数月无官矣”。

清朝统治者非常惊慌，连发数道谕旨命令山东巡抚李秉

衡严加弹压。李任地方官多年，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中，对

教会横行不法、仗势欺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且对教士极不尊

重清朝官吏非常不满，因此，他曾多次奏请清政府对为非作

歹的教民不可偏袒，对传教士包揽词讼、干预民教纠纷的现

象应加禁止，对不堪洋教欺压起而反抗的义和拳不能一概剿

捕，应“使其悔罪，准其自新，”方为上策。因而，李秉衡

把对付义和拳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但同时，

李也屈于压力，传饬东昌知府洪用舟查办。洪亲自率领兵勇

前往梨园屯拆毁庙宇，将地基还给教会，同时又派人探查阎

书勤等人的行踪，前往捕拿。

年初春，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清政府改派张汝

梅继任山东巡抚，并希望由他来弹压义和拳。可张汝梅上任

不久，在办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也发现教民一经入教，就

以传教士为护符，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致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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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之积怨甚深。他对教会欺人太甚也颇为不满，建议官吏

应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因此，张汝梅一面陈兵冠县四周，佯

作包围之势，以应付传教士和恐吓拳民；一面派新任冠县知

县曹倜前往梨园屯招抚拳民。

曹倜战战兢兢接此重任，来到梨园屯，住于梨园屯的书

院中，一筹莫展。在他走马上任之时，随从幕僚除张秩清

外，其余均不敢随他前来。见曹倜束手无策，张秩清献计

道：“大人，梨园屯有我一位叫高六的远房亲戚，是义和拳

一小头目。此人为人机警，家亦小康。小人愿去找此人，召

他来见大人。”曹倜一听，马上眉开眼笑：“好，好！你马上

去办。”

张秩清找到高六，说明了来意。高六与张秩清本少来

往，又见张秩清在官府办事，心中难免有些敬畏，如今又听

说县太爷要见自己，更是吓得脸色陡变。张秩清见状微微一

笑，说：“高兄，你尽管放心，大人见你决无追究你之意，

相反，这正是你立功之好机会。”高六闻言后虽松了一口气，

但仍疑虑重重，经张秩清再三保证，方随张来见曹倜。

曹倜一闻高六来到，马上把他请到书房密谈。高六一见

知县，忙不跌地下跪。曹倜扶起高六，和颜悦色地说：“匪

人烧杀，罪有应得。汝素来安分，何以附和？岂不思自保身

家乎？”高六心中早就象十五个吊篮打水—— 七上八下的，

额上直冒冷汗，今见知县大人非但不怪罪于他，反而有拉拢

亲近之意，一颗心方落了地。他镇定了一下，说：“回大人，

小人时悔之无及，只是欲罢不能也！”曹倜随之详细询问了

梨园屯义和拳的情形，得知有一些拳民还是比较留恋安居乐

业的生活，且赵三多亦偶流露此意。曹倜顿时来了兴趣，

问：“赵与本屯何人交往甚密？”高六答道：“与本屯团练团

长杨昌浚来往甚多，且交情不错。”曹倜沉思片刻，对高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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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不如作我的侦探，你一家老小性命，我全力保护，

如何？”高六一听，哪敢拒绝，当即叩头谢恩：“多谢大人！”

曹倜接着说：“我每日给你五千钱，你仍与拳民为伍，探其

言语动作，派两徒轮流报告。”并吩咐其下人，高六可随时

进入书院，情况紧急时可径入曹倜之卧室，任何人不得阻

拦。从此，高六便成为了曹倜之奸细耳目。

随后，曹倜又派人把杨昌浚叫来。杨一进房门，曹倜便

厉声喝问：“杨昌浚，汝可知罪乎？”杨昌浚一惊，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语无伦次地说：“大，大人，请明察。

小人一向规矩，不知有何罪。”“哼！”曹倜从鼻中轻蔑地哼

了一声：“你私通匪首赵洛珠，敢说无罪？我得抚军密札，

令拿解你进省。来人呀，给我绑了。”杨昌浚一听，顿时吓

得魂飞魄散，当即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道：“大人，求您

高抬贵手，救小人一命。小人定当来世变牛变马偿还大人您

的救命之恩。”曹倜见状，心中窃喜，乘机道：“有一解脱之

法，汝迅招洛珠（赵三多）来见我。”杨昌浚一愣，张了张

口，却没有说出话来。曹倜一见，喝道：“汝不肯，余亦无

法。来人！”杨昌浚赶紧说：“大人，不是小人不肯，只是小

人亦无把握。不过小人争取把他叫来，以谢大人救命之恩。”

杨昌 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他立即骑马浚出得书院，

赴威县沙 天色已晚。赵三当他到沙柳寨时，柳寨访赵三多。

多见杨昌浚来到，十分高兴，马上摆酒相待。

酒过三巡，赵三多见杨一直闷闷不乐， 就问：“， 杨兄，

你今日心事重重，有啥事不妨说来小弟听听，也好帮你拿拿

主意。，杨昌浚见赵三多如此一说，起身就给 赵三多跪下，

声泪俱下地说：“请赵兄救救我！” 状不由赵三多见 大吃一

惊，赶忙扶起杨昌浚：“杨兄快起来，我岂敢当如此大礼。

有什么事杨兄尽管说。”于是，杨昌浚便一五一十地将曹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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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要赵三多前去见他，否则自己便性命不保之事告诉了赵三

多。赵三多还没听完，就大骂起来：“狗屁曹倜！他想捉拿

老子，没门！杨兄，恕小弟无礼，我确实没法救你。洛珠我

为三省缉拿之人，赏格五千两，安敢身入死地？”此后，不

管杨昌浚苦苦哀求，赵三多就是不答应。

不得已，杨昌浚只得垂头而归。次日， 杨昌浚抱着一丝

生存的企望，向曹倜复命。曹倜大怒。杨昌浚情急生智，灵

机一动，说：“大人，那赵三多只是担心自己安危，若大人

能确保其安然无事，他定会前来。”一句话提醒了曹倜：

“对，对，我就保证他无事。”于是，曹倜召集梨园屯各村团

练团长连同杨一共八人召开会议，拟定以八团长为质保赵三

多之命，并允许赵带团丁以自卫。会后，八团长一并前往沙

柳寨请赵三多。这次，赵三多终于答应前来。

过 人到了梨园屯，随同八了两天，赵三多带了护卫

团长来到书院见过曹倜。曹倜见书院房顶上站满了赵的护

卫，就走到院中，朗声说：“洛珠既来，即是好人；汝等如

欲听余言，不妨下来，余无避人语也。”于是，众人纷纷跃

下，挤满院中。曹倜待众人坐定，对赵三多说： “汝家道殷

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纵令徒众滋事？ 且杀人

放火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做出为赵三多惋

惜之状。赵三多见曹倜对自己以礼相待，似又很同情自己的

样子，不禁萌生了感激之意。于是，他对曹倜详说了义和拳

的源流及反对洋人传教、拳民彼此互相扶持的宗旨，言语中

不自觉地流露出骑虎难下的无奈之情。曹倜一听，正中下

怀，说：“汝果能立将徒众解散，余给以亲笔印谕，赦汝及

徒众一律无罪。”赵三多一听，不由有些动心。他虽没读过

书，却也从小就受忠君之教育，不耻作“乱臣贼子”。如今
，

他并不是想造反，却被朝廷当作叛乱，为此，他时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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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况他也确实想回家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是，这个县

太爷果真能保自己和众兄弟的安全吗？思忖良久，他迟疑地

问：“冠县之官，可保威县之民乎？”

曹倜见状大喜，忙不迭地说：“以国家之统系言，同是

官民，无分省界也。”言毕，马上进入内室，立好字据，盖

上印章，上写：“梨园屯一案，拳首赵三多即洛珠，一经本

县开导，深自悔悟，自应网开一面，与以自新之路，与所有

协从人等，一并从宽免究。从此解散归家，各安生业，毋得

再出滋事。”

次日晨，赵三多在梨园屯搭台晓谕众人，他在台上挥了

挥手中的字据说：“今蒙曹太爷赦我无罪，连我兄弟子侄一

并无罪，有印谕可为凭证。从此归家，各安生业，免得飘流

异地，家口分离。限五更散尽，不准逗留。”顿了顿，他又

接着说：“汝等为保护洛珠，数年奔波在外，甚为感激。”说

毕，倒地即向四方众人磕头感谢。

赵三多的妥协给义和团的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是梅

花拳的另一重要领袖姚文起和以阎书勤为首的“十八魁”并

没有放弃反教护庙斗争，他们积极联络拳民，准备重新起

事。山东巡抚张汝梅怕事情闹到不可收拾，于是派遣大军集

结冠县四周，准备严厉镇压“十八魁”的反洋教活动。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严峻。阎书勤等人商议决定

再去沙柳寨请赵三多。赵三多本不愿意，但经不住众兄弟的

苦求，再加上他心中也害怕张汝梅镇压“十八魁”后再与他

秋后算帐，最终决定再次与“十八魁”联合。

赵三多重出江湖，大壮义和拳的声威。 年 月，

赵三多、阎书勤等率拳众二、三百余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

河北威县）马场祭旗起义，旗上书“助清灭洋”四个大字，

意即扶助清王朝，消灭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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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三多起义后，得到周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啸聚千

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频惊”。起义队伍并不与

清政府为敌，只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教堂、洋人和教民。拳

民们把洋人及其帮凶统称“毛子”：凡洋人都叫“大毛子”；

教徒等叫“二毛子”；办洋务、充买办以及供洋人役使的中

国人，都叫“三毛子”。所以呼作“毛子”，乃是斥之为禽

兽，以表示对他们的切齿痛恨和蔑视。

起义队伍首先攻打冠县、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

园教堂，首战告捷。接着，义和拳又攻打了小里固村和临清

的教堂。拳民们一路举火焚毁了教堂，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教

民，教民吓得闻风逃避。而老百姓却视拳民为亲人，送水送

饭的老百姓络绎不绝，起义队伍也扩展到千余人。

义和团在山东冠县兴起后，迅成星火燎原之势，搅得清

廷上下手忙脚乱。山东巡抚张汝梅再三命令曹倜伺机消灭义

和拳。当曹倜探知姚文起所率的义和拳众已行至沙柳寨时，

曹倜便亲率重兵前往围剿。进寨前，曹倜命令士兵，开仗后

专打拳民，“不搜村庄，以当场格杀为标准，”并号令军中，

生擒姚文起者赏银 两。

义和拳众对官兵的到来毫无准备，被迫仓惶迎敌。姚文

起骑着白马，挥舞着大刀指挥拳民作战。这一仗，拳民们打

得相当顽强，无 最终寡不敌众，拳民奈长矛不敌清军枪炮，

余人，姚文起因坐骑受伤倒地被擒余人，被牺牲 捕 ，

后被押至冠县杀害。

与此同时，赵三多所率拳众也遭到清军的镇压，损失重

大。赵三多被迫解散余部，自己率领骨干力量北上直隶，设

场练拳，广招徒众，坚持斗争。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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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回　　朱红灯举事平原

袁世凯署理山东

话说在山东平原地区，也有几首盛传一时的童谣：“先

有朱红灯，后有红灯照，烧了西洋楼，盖上吴云庙；先杀洋

鬼子，后打天主教；大清国，真热闹。”“朱红灯是金钟罩，

崩崩昂昂天主教，天主教不含糊，回头烧了你老堂屋。”歌

谣中的朱红灯，就是 世纪末曾经威镇八方的义和团领袖。

朱红灯，乳名小朱子，山东泗水人，出生于贫寒之家，

幼年曾上过几天学，稍有文化，略懂医道。他个头不高，但

身体壮实，一脸 年，黄河发大水，为避的大黑麻子。　

水灾，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今属齐河县）他舅舅刘亭

水家。

刘亭水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全靠做小买卖过活。朱红

灯在大李庄初以卖药行医为业，在走村访乡、行医卖药的过

程中，亲眼目睹民众之苦痛。于是，他拜李开全为师，练拳

习武。学成之后，朱红灯首先在大李庄设场，招收学徒练

拳，自卫身家，并以“反清复明”为志。

朱红灯为人宽厚，经常免费为人治病，很得群众信任。

当时，他经常以行医治病为掩护，宣传其“反清复明”的宗

旨。他说：“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拯救世

人。号称他扶乩得语云：“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天下

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此话的中心意义，就是“八月十五

杀鞑子”，暗示其“反清复明”的志向。附近群众深信不疑，

纷纷加入义和拳，朱红灯的拳场越来越大，而朱红灯自己也

声名雀起，很快成为长清义和拳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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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教矛盾也日趋尖锐。

山东冠县“十八魁”首先掀起的反洋教斗争，很快点燃了久

积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长清县也潜伏着反帝的暗流。

世纪末，长清县连年洪水泛滥，农田俱淹，但当地

的不法教民却依仗教会之势力乘机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

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民不聊生之际，民教矛盾日益

激化，长清全境民心激愤，有的地方已开始设场练拳，并出

现了“兴清灭洋”，“拿洋教，保江山”的口号。朱红灯的

“反清复明”口号已经落后于实际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

朱红灯队伍的宗旨也逐渐由“反清复明”转为“扶清灭洋”，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传教士及不法教民。此举极大地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朱红灯的队伍发展很快。

年 月，朱红灯率义和拳民攻打长清县最大的徐

家楼教堂和马官屯、瞿庄的教堂，赶走了传教士，焚毁了教

堂。同时又清算了一些恶霸地主，分粮分衣，为民除害，大

煞了各地教堂和反动教民的威风。此后，参加斗争的群众越

来越多，义和拳在长清更加活跃起来。

朱红灯领导的长清义和团的斗争，极大地震惊了封建地

主豪绅势力。在他们的疯狂反扑下，朱红灯不得不率领部分

拳民西渡黄河，转移到茌平一带活动。

茌平地 教理位置极为重要，为南北往来之要冲。境内“

堂林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民教矛盾亦十分突出。

月，朱红灯来到茌平五里庄年 。其时，朱红灯穿一

身红，红褂子，红裤子，红头巾，坐在一辆骡马拉着的黑色

围子的轿车上。轿车两边各插着一杆旗，风吹着旗帜哗哗作

响。轿车后面跟着一行拳民，个个气宇轩昂，引得沿途人民

争相观看，好不威风！

在平人民饱受教民欺凌，今见朱红灯招收拳民，纷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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